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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朗誦時代蘇持i城王麗葉組織的變革

路路生申

The Formation of New Kind of Associations in a Chinese City Suzhou

after the Sixteenth Century

by

Perng-Sheng Chiu*

摘婆

本文旨在閥坊十六投紀以後中國城市主運一種新形態工商社聞組織的組織特徵與誕生策略。

十六世紀以後，中隘的市場經濟又有了進一步的成長，蘇州是當詩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大城市之一，工商業人口的大

筆聚集以及彼此互動關係的增多，為新形態工商社團的出現提供了生態背景。

十六君主紀以後，也沒在蘇州城的新形態工商社闊，大多取名為「會館 j或是「公所」。在組織持徵上，這是一種

織領力發諸工商業者自身鈞J工商組織。此與九世主紀以來一直存在於中國廢史上的f行役制 j有很大的不間，Ej為「

制 j是一種「綴綴聽力發諸政府的 j之筒組織。兵時代社會結構裳， r 行役告Ij J 綴織特徽的淡簿 ， 以及 「 會館公所申j

徵的普及，正是本文所謂的「工商經織的變革」。

「會館 j原是向鄉團饒的專稱， r 公所 」 則是辦理公議事務處所的名詞 ， 二者本來皆是先於新形態工商組織存在的故

名詞。新形態I~毒業組織特別借用這兩個按有名詞，為自己的社鸝絃織做命名。這種借用各詣的行為，其實正反殃著曹f

'11\\工商組織的誕生策略，具有預防與降低ret成社會結構您將}迫害可能性白宮作恕。

ABSTRACT
article tries to eluc泌ate the nature and strategy of the f6nnation of new associations in a

Sozhou after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associations consist of mer·
artisans in Chinese history, albeit "Hang" and “Hui·Kuan" (or “Kung·so")are two major

them. This article does not propose a dichotmy, but being to explicate the distinctions
two major associations.Name勻， the compulsory associations of “Hang" and the volun白

of “Hui-Kllan" (or “Kung·so")
a shortrun process of tranisition from the compulsory to the voluntary ones , the six句

seeming the timing overshed. Market economy had made progress since the sixteenth
Suzhou having become then one of themostprosperous cities until the late
During that period the transition 丑i廿occur in this affluent city, a kind of new

existing before in Chinese cities was emerging. Clarifying the distinct nature and
that those new associations had made and adopted in Suzhou is the theme of this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句1 Taipei, T剖wan，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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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約從十六世紀以後，中濁的經濟發展銷始邁入了

另一偷渡史的高盔，隨著商品經濟的日益蓬勃發達，社

會分工逐漸加快了串串步，工商業人口法漸增多，這種新

社會經濟力翁的逐漸抬頭，無可避免地會對配有的傳統

社會結構造成一定程度的街擊。

當此之縛，隨著海上新航路的發現，歐洲與亞洲闊

的歷史發展總始出現了自主豈料線、互動聽鉅的新情勢。

中關也未能星星外於這個歷史潮流，私人海土貿易的成

長、美洲白銀的大量量流入、耶穌會傳教士的東來，在在

都是這個潮流下的農史現象。

然而無奇否認的，直到鴉片戰爭，甚至甲午戰爭之

前， r 笛方 j 於中茵茵有社會 、 經濟 、 政治結構的街擊

影響仍是很有限的。那麼，在十六世紀至IJ十九世紀前翔

之間，中磁傳統社會結構，在商品經濟臼益發達的新街

擊情勢下，究竟發生過哪些具體的變化?那些新力最是

訴諸什瘦樣的形式去影響懷有的社會結構?這應該是個

有法義約問題。

本文標題所謂的「明清時代 J '主要是指十六世耙

況

←B諒州工商業發展的新情勢

明清時代的蘇州娥是個繁華的大城市，清代乾隆年

閱( 1736-1795 年 ) 一位當地居民對它的描述是 :

「叫吾錄(刑城)而論，洋'\l"、皮骨、結絞、衣飾、

金玉、五車實、與韓詩:鉤，戲麗、造船、本店，珈山妥。

林，不如幾千萬人 J (室主 1 )。

一位現代的歷史學家則說: r 蘇州在明代已是江南人

眾自殷殷或者心嚮往立的中心，猶如近代的上海 J (詮

2 )。拿近代的上海與明清持代鈞蘇州作對此，一方頭筒

然給予讀者一種較具體的形像，可自近代上海的繁華烘托

出明清時代蘇州的景象;而另一方逝，這飽嘗喻的背後卻

也反映了蘇州與上海這兩個城市在傳統與近代轉化過程中

的一個消長現象，樣來，在現代嘉靖年桶( 1522-1566
年) ，民間俗諺褻正是將當待上海的繁榮比喻傲是「小蘇

州 J (設 3 )。

蘇卅是一個接史悠久的城市，棺簿築城始自周敬主六

年( ~n吳王聞簡元年 ， 百元前 5 14 年 ) ，百元 1986年

時，蘇州各界選舉辦建城二千五百年周年鈞紀念活動。然

而，蘇州地區的漸形繁榮卻是在唐代以後。尤其是唐宋五

代之後，隨著江南地區的日形開發，蘇州成為這塊主要包

含太湖流域與長江三角洲地帶的中心都市。直到近代，尤

其皂太平天皇宮事變( 1850 - 1864 年 ) 之後 ， 蘇州城的

「中心性 j始大總度的削弱。

f 上有天裳 ， 下有蘇州 j 的民諺並不自明?脅時代始 ，

這可說是一句宋代留下來的民諺，由此也可想見當時蘇卅

的富腎、。然問宋元持代蘇州繁華的基草里卻是與明清時代不

完全招間的。主要約差別有二點:一是該地區主手工業的話

漸發展，二是南北大運河的整灣完成，使該草草的交通位覆

更形重要。

宋元時代蘇州地區的繁華，其基礎主要是奠基在高生

運力與高生產量的農業經濟上，手工業的生產並不是其經

濟成長的主要驅力(註是)。這點而研清時代蘇州地區的

經濟相比較，是有很大不同的 o ，寄來人范成大在{吳郡志〉

( c. 1229 年 ) 上所關列的記載蘇州的將近五十種特震

中，除了「綠核 j這種手工藝品之外，其車車全都是農林漁

業的產品(註 5 ) ，這和明清時代蘇州方志中有關物產一

門的記載相比，立刻便可以看到所多出來的f布吊之屬 J

的一項顯著差異。嘉靖{吳色志}于IJ有「綾、錦、持絲、

紗、羅、細緝 J ' (卷 14 ) ，沛在清代康熙年悶著華軾的

〈古今鸝審集成}嫂，有關蘇州的物鑫方闊，在「南風 j項

下列有「錦、絆絲、羅緩、紗、竊、秋單單、串串紗j等八

種，在「布!變 j下刻于IJ有「棉布、藥薩布、飛花布、官機

布、線絲布、秦花布、斜紋布...... J 等十鐘 ， 在這些絲棉

就織晶之外，還列有「器馬五Z路 J '包括有「金撓、畫畫、

扇骨、盟章、腎、飼養爐、........ J 等器物 ({驗方典〉第 68 1

卷{蘇州府il!l})。這些都不是特飾，而是充斥在明清時代

有關蘇州物產記載自古方志徑。現宋人張岱記競述了當E守所

謂的「蘇州絕技 J :
其中絕技:誰于肉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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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提供了成長的動力。這複實在也正反映了宋代以除中

國經濟發展的1:昇過勢。

在鸚}于戰爭未起，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m晶尚未

日漸向湧地侵草草中飽之前，蘇州已經發展成為當時全盟數

一數二的米續集散地，以及棉布與絲織品的集散中心。在

現代天啟年閱(1621-1627年 ) ，蘇卅的情況是「上江

(按:那指長江下游以上)諸君E及各省毅、菜、棉花大貿

耳成聚焉。南北往來，停撓解縫，俱在於此設

13) ，可見蘇州已是稻米、豆麥以及梅花的大集散市場。

而 1730年一位清代官員的調查報告別說:I 蘇都五方雜

處，百貨聚灌，為首毒質通飯要淨。其中各省青藍布疋俱於

北地兌買 J (註 14 ) ，蘇州文已是棉布的大貿易市場

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 ) 的 〈錢汪會館碑記}載 :

「苦苦杭(如I)饒蓋章績之利，織純文巧。轉布之燕(河

北)、之齊(山東)、之秦(險茁)、智(山西)、之楚

激南湖北)、蜀、漠、輯、閩、粵，衣被幾遍天下，高尤

以吳關為繡市J (主主 15 ) 0 I 吳獨 j 便是指蘇州城西北

邊最繁華的臨門近郊，可知當持蘇州還是絲織品的大轉運

點。

已揖華州工簡業發展的λ口生態

在明清兩代的行政這劃中，廣義的「蘇1+1 J 皆指蘇州

衍。這在現代指的是吳縣、長州縣、吳江縣、崑山縣、嘉

定縣、常熟縣、崇明縣以及太倉州等七縣一翔。到了清代

雍正年閱( 1723-1735 年 ) ，隨著人口的增加，乃自長

州、吳江、崑山、常熟間縣再分別折出了元和、震潭、新

賜與日召文四個縣'"將太倉手11與嘉定、崇明二縣翻出，清

代的蘇州府乃轄有九他腎、份。本文因為資料的限制，大體

上只以「蘇州城」及其被郊附近為討論焦點。

現代的蘇州城是飽之縣治(吳、美洲二縣)

都市，清代(雍正三年)則士曾為三縣治(吳、

和三縣)共一城申奇。吳縣分割了城的西半部，

東衛部，城東北部則屬元和縣。

大體上亦依城內分數的{勾慶往外放射分翻出去。

蘇卅的人口數目有多少9這裡學洪武九年(

年)與鑫慶二十五年( 1820 年 )

洪武九年:

戶數一-148，的5

口數 566， 105 (洪武{蘇州府志}v

嘉接二十五年:

男了一-1，787，5 11

婦女一一汁，187，802

合計一-2，975， 3 13. (
計算單位串戶口

以上)與婦女人口的估計，

革過程。基本上，

教練，越良蜜之治梭，朱主雪山之治金錄，為勳、持常

拳之治扇，張寄修之:台琴，花崑白之治斗弦子，供可

J:..下百年，保品生敵手。(註 6 )

而一位清代官員在雍正元年( 1723 年 ) 對蘇州街傲

的一份調瓷報告經~IJ指出﹒

章直主卅f串五方雜處之池，筒丹、南沫一帶，客商幅

揍，大半福建人民，幾及萬有餘人。其附遴手好時之

徒，未能安份，最易作姦。又有接坊、織布工辰，供

你江寧、太平、寧區人民，在蘇供無家室，純計約有

三萬餘人。(註7)

出這些資料可以大略看到明清時代蘇州城在手工業經

濟上的進展概況，這和宋元時代蘇州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情

況很不相間 o

自宋元至IJ功講的另一項有關蘇州城的發農特色，則是

與南北大運河(或稱京抗大運河)的關鑿及經營的成功息

息相關。平自陪朝大業六年( 610 年 ) 聞單蓋了 自 京 口 ( "于

綠江)'l'IJ餘枕(今杖州)的江南大運河之後，蘇州便問依

戀此運河與宴江( ，于瀏i可)的交權處，有在同時兵備了內河

航運以及海之交通的便利條件(註 8 ) ，這項優越的水運

條件已為宋元持代蘇恨的繁榮奠下了基礎。而到了明代永

樂九年( 1411 年 ) ，在元代已有的尚屬草自l階段的南北

大運河上，繼續做了種種技街上的改進，並I主投入了大量

的資本和勞力之後，議北大運河使正式取代7元代海運所

扮演的「南極北調 J的功能(因為劉都皆在北京之故)。

此下現清接代政府，皆致力於擴大與維持這條哥哥北大運河

的暢通(註 9 )。雖然政府與修的自光主要是著跟在保障

每年自南方運至北京的數百萬石潛圾的迫切需要上，不

過，除此項「南犧北調 J的功能之外，南北大運河也日漸

發揮了擔負起有關l.\';閻部門複「南貨北運」的功能。萬北

大遵洶的照通，加上額江水運與大漢嶺山路的鸝成與輿

錢，更配合著長江中、下游之總藹業水運的發達，種種這

些交通設施的新增長，共向擴大完成了現代后期(十二世

紀)以鋒的全函市場總(設 10 )。

蘇州的地環位殼，除了正在長江中下游的東西伯j貿易

線與南北向的運河一一早晨江大廢鐵山這筒運線的報鰻區之

內，更配合有上海做為當時踴內外函際領易的吞吐港，由

黨江(寺街Ui可)負責居中畫畫繫。乾星星年間一所座落在蘇州

城近郊的「俠商會館」落成，它約碑文上寫著: I 蘇州為

萊爾一大都會，萬寶路壤 ' 13貨車耳聽。上白帝京，遠遠交

庚，以及海外諸洋，梯航主甚至 J (註 11 )。光緒十五年

的( 1889 年 ) 的 (武安會館碑記) 也說 : I 蘇州 ， 東甫一

大都會也。 F有達1明筒，北接灣豫;渡江而函，走鏡頭1 '逾

彭巔，哥!楚、蜀、嶺南 J (設 12 )。這種結合了內河航

道與海上交通的優童車水運條件，配合上妨?青時代臼漸提昇

的3':爾生產力與市場經濟的活絡繁盛，共同為蘇州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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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本文所指的「蘇然城 J '亦傲略微放寬，

城外近郊所臨的市鎮上，不限於城牆之內而已。

同種車1械工請各業的護類與發展

洪煥樁曾對近幾十年陸續自

業鈞碑刻資料做了整理

要手工業行業以及四十四種商業銷衍。

業綴織為探討愛心，故不f單列舉如下.

(1)手工行業部份 : 絲織業 、 刺繡業 、 染布業

絲經榮、~線業、治食業、總錄業、

(打製金蠶)、銀絲治撥業、包金業(

銅)、造紙業、印刷業、踏雪藍紙業、

業、漆作業、石作業、紅木巧木業

皮藥、成衣業、雪慧衣業、統!常樂、手皮業

茶食業、鐘表業、眼鏡業。

(2)商業銷行部份 : 觸緻銷 、 布行 、 皮貨鋪

行、米行、 E幸寶玉器絲、

首飾鏡、銀縷縮、顏料鋪、

油廠雜鋪、胡瓦店、花行、木行、

一市(丹城市)六鎮(續弱、新郭、橫金、木灣、光司昌、

社下鎮) ，長洲縣里自包有五市(大市、黃草書市、結成市、

王摹市、尹山市)四鍍(清單、陳墓、滸里E、周莊鎮)

(註 21 )。在這些市鎮上， r 店鋪 、 作坊 、 牙行林立 ，

簡寶、牙人、行窮、勝夫以及游民成蠢，構成不向於鄉村

的特色，其社會風氣與習俗也過然各異 J '茶肆也遭設於

其總(詮 22 )。

記載現代天啟年間蘇州城經濟發展情況，時人鄭若曾

有如下的描述: r 白鶴門至楓橋 ， 將十盤 ， 南北兩岸 ， 居

民鄉比，描寫岸尤盛。凡四方難得之貨，驟所不眷，過者

爛然奪臣。楓橋尤為商船淵畫畫 J (設 23 ) ，由蘇卅城西

北角城門(閥門)以至西北郊外約楓橋鎮之間，確實是明

清將ft蘇州最繁擎的地幣。這當然是與運河在蘇州城l'Jl北

郊流向北方有密切串串連，這也是楓橋綴得以發展的一項重重

要原函。

有關「市總」的結構與性質問題，如今在學界中街有

爭論。從龔孝通所強調的市線是由地主仿主體所繪成的

「一輩消費集餒，而非生護社蠶J(註 24 ) ，到{專1<.凌

指出的江南市鎖經濟發展中「宗法鈞、封建的羈絆 J (詮

25) ，這1*看法代表著強調江南市總非商業梭的「傳統

性格的一苗。3':於另一派則可以劉右舍為代表，祖洞開

時代江南市線的發展霞史「

預備了支好條件J (註 26 ) ,
中的工商業性格。

證，但是有一項事賞郤是不容忽略釣，

工商業最繁星星的地方時常不是在城市的城牆之內，

'並不是真正的人口與

自明代中葉以縛，賦稅與皇島役的起課科在E樣準

消長賀敏的

，只要維持每

。所以乾隆{蘇州

f 自 明中藥等事紋役 ， 於是人丁寞而戶 口之數

J (卷八)。而在事實上，連劈丁的數字也
。所以，上早|喜喜慶二十五年約人口數

字，絕對是只會比真實人口少而不會多的。若此，則此

1376 年到1820 年這 是44 年間 ， 蘇州城鄉人 口總數至少界

了大約 4.47倍，平均每年大約以 5200名人口做增長，年

平均人口增加率大致為干分之七。至於城市與城郊人口的

估計，因為更缺乏連接的資料，這搜暫ffl傳崇高富的估計。

傳民借用乾隆〈杭州府志}的史料，得出杭州城唐人口比率

約為百分之十六點七二(明代)與百分之十六點九八(清

代) ，根據蘇杭之城唐人口比率應大致相同的假設，再乘

以洪武、嘉慶年悶的兩項蘇州城鄉人口總數資料，從而佑

出蘇州城的城唐人口數目如下:在洪武年認為十萬左右，

此後漸次增長，至嘉鑽年間達到l五十商人口(註 16 )。

主童基E粗略的推算數字，其質量並不算窩，只是聽為材

料的限制，勉強估崗，可以提供個大峙的參考背殼。乾隆

年間有人說過: r (蘇州)都城之戶，十萬煙火。郊外人
民，合之州皂，何智百萬 J (該 17 )。以五人一戶計，

則「十萬燈火 j可解釋為五十萬的城居人口，與傳氏的估

計胞合。3':於此處所謂的城郊人口與被層人口合計將達一

百萬戶以上，證諸嘉慶年間將近三百萬人口的保守估計的

數字，亦可一併供傲參考。

乾隆年筒，蘇州筒~t城鄉的民居情況，據時人記載

是 r漸的官路，人居綱領，五方雜處，笠乎地種寸金

矣 J (註 18 ) ，人口與筒業自主成長，到了有的地段地價

成為 f地鑑寸金 J的程度，可謂是很令人吃驚了。事質

上，蘇州人口的膨脹情況在明代後期怒細則很明薇，根據

萬歷童年閱( 1573-1619 年 ) 地方志蜜的記載 : r 城內禪

讓，國初可通i普納，今員Ij兩岸民居歲侵，情形歲來，僅可

容如;亦有全嘉定溼塞，不復過舟者矣 J (設 19 ) ，這般

明顯的「侵河 j現象，反映了域內人口膨脹情況的接靈。

如果以商業發展與人口密集程度來區分城市與鄉村，

則蘇州城近郊的悶悶有許多地方是絕對有異於一般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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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竹商行、綠行、估1'<行、魚行、糖果織、增豬

醬坊、幫哥店、煤炭鏡、聽食業、酒館業、席草

爐餅書長、梨觀榮、煙號、藥材鋪、南北雜貨行、

司、海貨鋪、藥鋪、肉鋪(註 27)。

列舉出來的七十四種工獨職業中，其中資本額與

繞綴，恐怕大多不太大，此也不必論，不過其中也

援相反的例子。如筒藥鋪行中約 f棉布行 J一業以及

業中的 r i攝布君是 J '即為其中較明顯的例子。乾臣是

縣志〉載: r 蘇布名稱四方 ， 習f產業者 ， 在獨門外上

，謂之“字號"。漂;有1、染布、主吉布、行布各有其人，

號常數十家賴以學火 J (卷 10 ) ，此籠棉布業 f字

顯然是具備很高的資本額。再如雍正八年( 1730
內一份調查報告上說 : p免在細瓷蘇州獨門外一帶充

"者，共有三百自十餘人，設立綠坊四百五十島主星星，

坊客l1E各數十人不等。查其E晶石已有一萬九百餘塊，人

稱、是 J (註 28 ) ，每間織布書長作坊篇有踹I1E r各數十

不等 J '亦知此業的作坊士是模確質不小 0萬立日清北雜貨

中亦有個有名的 f孫春揚i¥l貨錄 J '清人錢泳在〈履儘

話}中對它的描述是:

最長ili *橋渴偽，有3車春陽南背銷，天下聞名。銷中之

物亦實上用。..其為銷屯，如卅絲署，亦有六房:

回南北背母，海'\l"房，月華給房，醬背Z善，蜜宮是房，蠟

竭房。售者由雄主給錢，取一祟，島位吞房發背，而

管總者掌其綱，一日-，j、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

今，已二百三十四年，于孫尚食其料，無他去生1萬代

者 J (卷 24 )。

這種商業舖行的資本額與經營方式都是令人側莒鈞。

很於篇幅與資料，不擬在JH:一一分析各工商行業的規模，

插話學數俏，不過在提醒一項事實:如果商皂白信地以為凡

是在中關現代工業化之前的傳統工商業都尾聲於相當小規模

的絞盡苦方式，貝IJ此種 f自信」是該稍傲修正的。

另外，在這七十四種工靠著行業迪，可以明顯的看到，

一些與工喬業有經濟事務關係的仲介與運輸宿儲行業是被

排除在外的。這些行業在傳統上被稱傲是「寧、船、店、

爛、牙」。這五種行業事實上是與商品流通過程息息相串串

的。客!百業常兼有儲存商品的功能，車{夫九紹{1i、戰l伏則

是現代化代步工具引入中國前的運軒說從業人員，牙行則主

要負起外地商人與本地小筒品生產者認交換行為過程中的

仲介工作。這五種行業皆與工喬榮密切相關，諱:該-f再加

入傳統工商業組織的範繪中做分析。

牙行這門行業在明清兩代的發展農IJ是但很有趣的過

程。洪武三年( 1369 年 ) ，朗太視下令道: r 天下府川

縣9點古去處，不許有1苦苦于、私牙。一切客商態有貨物，悶、

{J1J投稅之後，聽從發頁。敢有稱係官芳、私芽 ' ffi鄰不

苦，努同 J (設 29 )。這是多麼嚴格的法令?明太祖'!!:

欲憑此法令裝絕遠自唐宋以來郎己漸形發展的至于f

業。但是，牙行除了區為在商業上街演了節省交易成

經濟功能，不是一紙行政命令便能廢止的之外，在政府徵

收商業營業說或是貨物稅上的綴濟行故事務中，牙行反而

愈來愈扮演了重要約角色。如果，朗太令的這道命令便在

全額各地經濟發展大洪流複，漸漸被淹沒而無人再子環

會。明代姦靖四年( 1525 年 ) 發生在江蘇省II陰縣的黨

況是: r 愁 苦誰都戀史朱 姦昌 以征稅鐵攘 ， 更為何機

(稅) ，令牙行四季i投ItT本縣，歲終起運如數設

3 日 ) ，牙行已經變成為協助地方政府處理經濟事務的「正

當 J行業了。這樣的例于絕非特{J1J。這是當政府組織結構

的詢盤娘不上民認經濟發展峙的一種權變方式。發展到清

代的情況已是:由政府公聞發給從事牙行此業的業者。一

張憑證，稱做 f牙的 J﹒擁有此張「牙帖 j約人才能合法

地從事此棠，這種人物也吟傲「官牙」。乾吾吾:¥ f商 (1736

-1820 年 ) ，蘇然城三縣的官牙數目可參見下表:

縣{分

牙行數目(戶)

乾星星年 間 ,830 9口2

嘉慶 間 1,043 600 912

*光緒〈蘇州月守志}l7!439

吾吾攬生乎總蘇州城領有牙她的官牙便已累積苦IJ 2,555

戶"~於其它的「私充王若行恐怕也為數不少。就算官

府想主要丘，姑不論其究竟有無能力;有些官員的處理態度

到竟是: r 為有育計 ， . . . . . . .不必過求 ， 尤竄出示繞識城鄉

市築苦苦行經紀，除經本縣投鼓、領帖外，主主餘念係窮民，未

認苛察 J (&主 31) ，牙人亦稱「經絞 J '這些官員對他

們截然f未忍背察 J '則私擎的數目當然更是1lJ觀鈞。甚

至於那些領過芳帖的官芳業者，據康熙年間編成的一本教

官員如何為政的百科全書書{福青蓋全警}上的描述，他們的營

業情況是: r 牙稅乃市繪之身帖 ， ~)-帖九級數十人，義

無帖私幫有帖以為影射 J (卷八，葉七下) ，可知領中白的

官牙手下，還有許多無怯的人物在共i可從事牙行進門行

業。自一項原本是中央政府明令示禁的行棠，規定凡從事

此業者一律「遷徙化外 j之地，而鄰里Z知情不報亦同坐意

發蠻荒之地，最後卻發展到成為健在蘇州城一地使至少有

2，555 家以上的大行槳 ， 這種轉變背後所透露的訊息很綴

得玩味。至于行業的成長茁壯也許丘克街頭為複雜費(且無可否

認地，還是研清詩代一門因為商品經濟綴力而鑫生T商隱

度成長的行業。

蘇州城工商業人口的總數悉他是很難估計的，然背在此

數字在明清時代的成長態是可以肯定的。傳統的社會輿論

對於工商業者的月旦1s\評文體上不佳，但是現宋卻已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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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君主皆本」命遁的這類不再持「重慶抑商」思想、的知

書輩份子出窺(詮 32 )。清代康熙年筒，主線(字崑緒，

錫銘- 1710 年 ) 即曾說 r 鐘失 ! 重本抑宋之說滋然 ，

然本笠重，宋亦不可車里，假令天下有襲而無筒，街可以為

國乎? J '所以他建發言重新設計吏、戶、體、兵、刑、工
「六部」的中央行政綴織， r 去£e:哥拉 ， 蕾笨重害為相劉以總

腎、務，變“大司均"以鱗六期刊，他強調要在六部中增λ

「貨部 J '並儘“六至可均"為此郡的主管 ' IZSI為他認為.

「貨員才者，與食並護者也，為可覺之六鄉之外乎! J (註
33 )雖然“均"的觀念仍主宰哥哥王源的經濟政策餒，然而這

種種認至1應該正視工為業發展的誠實，郤女在也反映了明

清時代商品經濟發展的新高度。下文將對一些因為商品經

濟發展以及工商業人口增多所帶來的在工商業組織上的變

萃情形試作分疏。

三、傳統工商常組織的變革

←癱力發諸政權的工商業組織

JIt處哥哥討論的工商業組織，指涉的是一續存在於工獨

行業從業人員之間的團體組織。大概說來， r 組織 j 可以

具有三個共同特徵: (1)它有一定的 目標和功能 ， 是人們經

過深思熟慮，刻意設計出來的產物; (2)它有格當穩定的結

構作業程序及某些特徵， (3)它是個有咬定範騁的活動實體

(註 34)。拿這個比較嚴格的標准來觀察文獻上由宋元

到現惰的傳統中劉工商業組織，可依其組織特質甚至分為荷

大類型: (1)磁力來自政權所形成鈞 「 行役制度 J ; (2)驅力

發吉普業者自身而組織成的「會館公研制度要強調的

是，這兩類工筒樂業組織一特質並非是一種簡單的出此突

變'l'IJ彼的轉換過程。在ffif5色的發展上，這兩類的組織性質

持續獲雜地同時也沒在自朱元至IJ明淆的中簡工鴻業綴織

徑，只不過在初始時，第一類的組織性格仿有絕對的俊

勢，政府強制工商業者結社的綴織色彩十分明顯，然而隨

著工商業的發展以及工筒業人口的增多，第二類殼的經織

性格開始愈益嶄露頭角，獲得了新的發展契機。明清時代

的蘇州城正是當時工商業最發遠、之喜喜業人口最單巨大的地

展之一，第二類型的工商業組織在拉地獲得了紹當有利的

茁長機會，逐漸使第一類型的組織色彩褪接到最小鈞程

度。這便是本文所稱的「工商業組織的變革 J '
m今文獻上出現過最早的類似工商業組織名稱吽做

可學

居二

首餘

以及

f 行 」 遷回種特臻的名詞 ， 這都與古代中國首都的城區規

劃有關。洛賜與長安是中函階廢蒂閣及其以前歷代政權經

常捧為首都的荷大名古部， r 行 H 肆 H 坊 H 市 J 都

是當持獨家首都城市設計下釣~物。在傳統的國都規費IJ J:!l!

念下，全城基本上被預先割晝!為許多吉直接齊齊的問方型'J、

方塊以供人居住，此稱為 f坊 J (或「奧 J )。每個坊都

築有牆， r 坊牆 」 員IJ留下一道或數遠的門 ， 每道 「 坊門 j

皆定時地農啟募賜。只有貴族與官員才有資格在所居該坊

內鑿穿「坊繪 J '將其宅第大門照向大銜。在住宅區之

外， 2吉毆霞、政府機構區、市場甚至都被預先童話定，市場直

便是「市 J '或一處或數處，它們皆被排定在域內的特定

區域，而工商業者便是被安排在靠近「市 J附近的 f坊 j

內居住(註 36 )。在市場內，他們被按照各行業的不同

而安插在不同的「肆 J J二做買賣;政府並且設盤有專門宮，

員來維持該市場鈞交易秩序，大致上那是做些有鱗「掌市

塵交品，禁斥非達之事 J «瘖六典}卷 30 )的業務(註

37 )。這樣的一種格局，在下面這段記數北魏詩代( 386

-53往 年 ) 洛陽城市場區四周定居的工商業者的情況約文

字樓，有清楚生動的描寫:

御正是品有洛陽大帝，周建八里， ......。申車有進筒、

違背二里，里肉之人，盡皆工巧、屠貝且為生，資財星

島。可品有調膏、無律二笠，里內之人，絲竹語歌，

天下妙f支出焉。常過有延結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

越清為常。市北慈孝、來終二里，里內之人，人費棺

攤為常，實輛車為事。別有半財、金身二里，害人在

焉。凡此十里，多諸工商'\f';:皇之氏(詮 38 )。

在這種政府規勸性質如此強烈的「坊 H市H肆 j

f船上 ， 政府原先考慮的只是一種劉鄧規章甜的理想 ， 而不

針對工置專業觀禮所刻意設計出來的組織。可想而知，

一種類似工為業經織的「行 J '它的「組織」性格是1

弱的，大概不過是在何一處攤位店路上關業約問業者

種職業的況稱街日，日本學者加蓋章繁員IJ葭接稱其為「

譯音宿街區 j的「行 J (註 39 )。當然，在日今有串串

制度詳情的資料街很缺之的情況下，如果勉強將它

種 f組織」的話，員Ij其第一類裂組織一一串串力來自

一一色彩自然是佔壓倒性質蓋勢的。

中唐(西元八世紀)以後，古代城市禮釣「市

「坊」當l]f使漸漸維持不住，到了北宋( 96口-1127

期，這種坊市啦!便幾乎完全在城市中崩解據

40 )。新的情況在城市裡發生:市場直關始在域內

地冒出，不再有固定的市場軍;市場營業時路亦

制，通宵達旦的「夜市」形成;工筒業者也不再J

定的星星坊內。在這種新情勢下，北來的首都11'(

以及南宋( 1127-1279 年 ) 首都海安 ( <1千杭州

了新裂的工商業組織出現，時人稱立為 r l



的

何可能的變革，

起點，為了防微杖吾吾

壓抑和控制(設 47 ) J '
的說明。

子的某些營業特攘，但那應該不會是來

的這類組織的權力運作結果，所謂「富商大寰 j

往i聾，遞相憑囑 J (註 48 ) ,

們「往還」呢令不是該行組織的 f行 j名，不是「

體成負的身份;他們拿什麼東密去向官吏們

囑 j。恐怕也不是以志車員應役當行為報復那般簡單。貧緣

攀的官場上的達官顯赫，草竟是用 f有錢能使鬼推潛 j的老

方法，才是最合宜的推祖IJ PB ?妻之，就算工靄業者有營業

獨佔權的事貨發生，那也不是獨為他們有7一個「行 j。

至於說宋代這種工商業組織的 f行 J即是淵源於唐代

以前坊市1M下具有自然營業獨佑權習償的那種「行 J (
49) ，在資料有限的情況下，這穫提法其實只是史家一種

經過心裁約推斷。宋代商業發展的繁盛程度久已受到近代

史家的重視，在這種草草史背景下，去設想當日工商業組織

已具有若干程度的營業獨佔撞，似乎也不完全是一種完全

不可能的推斷。畢竟，一種發諸既得利益者自幸IJ心態的自

然習性是古今間然的，雖然瑰荐的同業組織原是政府強j§

飽們組成的，很久而久之，無妨利用這組織來進行一種較

億人獨佔更有力量的團體壟斷，在理論上，這本是一種可

能的自然發展。然而，關鍵的問題在於:政府激不顯著給

他們法律形式的保障來鞏間他們的營業獨佔撥?非法的營

欒獨佔權滾到奇日的社會亦是罷免不鮮，一種更具客敏形

式的保障工商業者營業鐘銜的社會結構背景聖IJ底有無存在

的問題，這才是史家更該探索的。而在唐代以降的星星史發

展上，中央集權式的大一統王朝是中國If[史的常態，

一統J政治理念的寫照是「率土之潰，莫非主臣J '土農

工商回民截然皆是「玉昆J '工鴻業者憑什麼要求有特殊

權利?在這種優勢政治理念下，客觀形式的營業單單佔權是

無法存在的。如果硬要以營業獨佔權來貫穿「坊市制j下

與「行役串ij J 下的工商業組織 ， 不能說完全沒有存在的可

能，只是這複菌的存在可能性恐怕很簿弱，就算有一些壟

斷的情況發生，似乎也沒有什麼重大的歷史意義，函為營

業獨仿權永遠是業可是夢寐以求的最佳利益選擇，其宜古今

一也。偶發蝕與不穩定性的營業壟斷權究竟有何歷史意

義，質在令人懷疑。

然而這種並不是主張說:宋代工商業組織內的組織驅

力寶完完全全都是來自政府的壓力。隨著工在專業人口約增

長，本行業業者的一些有其於其它行外人民的共向習慣與

行為，在原先“行"組織對政府所負的一些共同義務之外，

還是同政府做買賣式的r@l質 J (或稱(和買 J '
取的意思) ，都不會是一件不賠錢的苦差事。而

來看，要求工商各行業「主動 J地組織起來，然後

一名該行業的養老或勢家來{何其負責該行應役應實

役與貨物，由他保E宜完成政府所交付的使命，要是任

不到，政府的需求沒被滿足，只要尋找這名負責人郎

I i;， 這是一個 「 提綱擎領 J 的便利辦法 。 所以 「 凡雇覓人

3 、 幹當人 、 酒食作匠之類 ， 各有“供麗" (註 43 ) J '
早實上還不只是這幾種行業權有「行老 j代表對外交涉，

1商來臨安城寧的{夢梁錄}一蓄所列舉有 「 行各 j 的行業

l是五花八門 ( 註 44 ) ，此處不詳攀。

然則， r 科索 」 也好 ， r 和貿 j 也罷 ， 政府想徵取便

徽取，又何必多此一舉，主動地為工吾吾樂者設絃織、建行

呢?王夫之曾說: r 蓋農民愿懦 ， 黨取之也易 ; 萬寶黯

狡，實取之也難 J (主主 45 ) ，請糞真是「黯狡 J的嗎?

這當然只是反映了王失之本人的價值觀而已。無論工商業

者是不是真鈞 f點狡 J '但是他們較敢保護自己的權益，

使政府「責取之也難 J '政府您從他們身上指油水，要比

對付農民約情況遠為不易則是肯定的。坊市申i度崩壞後，

工筒業者的營業空崗變大，政府為更有效地征用他們的商

品，所以為他們組織「行 J '故定「行老 J I前政府負責 。

這是宋代這類行役制工商業組織的基本性格。

加撞事繁強調宋代工詩集組織的本質是為了維護草草包昔

日坊市肆制下自然形成的營業獨仿權而發生的，他們雖然

要以這個組織「行 j為單位去向政府應役(當行) ，不過

這應該看成是他們自顛地以「當行 j來交換維持營業獨佔

權的一種政府與業者雙方妥協下的產物，加藤繁認為:

「特權和報售量是時常互為表裡的，行役應當看作主要是對

於特權的報償，有了“行"，有了“行"的特權，就關蛤發生

行役，而“行"卻不是為了行役才產生的 J (註益6 )。這

恐怕是對於傳統王朝的政治控制力估計過低所獲致的一項

結論，特權E里然可能會與報償招安裹，復其間存在的本質

性關係'卻是控制而非交換，此層不能不辦別t宵禁。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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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蕪湖會館」

說休憩場所而已。在f會館」的初期發展史上，

敗為工喬業組織的墓地

λ省纖參加科學考試持暫住之舟釣 「 吾先皇宮 J •

依家庭為單位，每一百一十戶編成一霆，每呈下再分為十

甲，他這項構您的立意是:

論戶部編民首戶為里。婚姻、死袋、疾竊患難，里中

宮是F助妨，費者助力。是i秩耕獲，通力合作，以致民

睦(詮 53 )。

在這種政治力超強的璟境下，工商業組織性格中的政

府驅力做教宋代還要更強，大概仍貌不開朦史上原有 f行

役ill!度」的範圈。甚至在街京城選一度出現了唐代以有穹的

坊市制度。只是，一旦這種有超強食志去控制人民與社會

的政治統治者謝世之後 J J意間社會經濟勢力在安定約草草草草

下日至全生怠茁長，一學政治管制命令色彩濃厚的組織形式

便不得不鬆動、崩解."，甲劍、坊市械、匠籍制、路引

鱗，一一都無法纖續保持原絨的運作了。 MiJ l煎條明代人

對坊市制與陸籍制的明代後期「變跡 j的描述為例以說明

之:

蓋商初建立街巷，育工背物，寶貴各有區肆。今沿舊

名為居者. fHI:.數處 。 其宅名在而實亡 ， 如織錦坊 、

說匠坊等，皆空名，且在復有居持與貿辜者吳(室主

54 )。

班益之祠，一VA向國之初所定為額，的數育栽後，其

于孫或耕、或商、或讀、或夫，不復如有先世之幸，

而猶使之供鼠，或令』時錄，徒為無窮之罩。若彼操往

街叫世於氏者，曾不供一玉之役，比政之大不平者也

(泣 55 )。

南京的坊市制下的工商諸莓，已經是「無復有居肆與

貿易者 J .據十六世紀當時人的記載，哥哥京最發達的市場

已經轉至IJ絨外上新河、龍江關謂地去了(詮 56 )。這是

政治力金觀操縱經濟力的無奈無力處。而束縛手工業工人

的匠籍制度亦逐漸變形，成化生手獨(l是65 - 1487年)後

潮'11F.籍人物己可出「斑匠銀 J交手政府，不清親赴政府

的力量章，到了更晚些，甚至許多原先例i名l1F.籍的人物，文

後代子孫、學已無人從事手工業了，但是政府名冊上仍要列

'硬要他們應役或交錢。

'徒成主華民之疵政而已。

也會逐漸地里顯出來，這主要可以表現在各組織的共同參

加若干迎神賽會式的宗教鼠哥哥富活動，各行業穿戴的特殊服

飾或是專用的度量衡工具上(註 50 )。這些都忘了以視作

是前述第二類型組織一一磁力發諸業者自身式的特徵

開始露出端倪的一些說據。比起唐代以前「坊市制 j下的

工商業組織，第一類型組織一一毅力來自政權式一一的色

彩開始有削減的跡象。這種發展皂然是與眾代經濟發展的

新高度以及工商業人口的增長有密切關連。

出來元'l1U研漪，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仍是繼續往上昇

的，第一類型與第二類ll'i組織性絡在工藹業組織內的摩盪

衝費直是可以想見鈞。然而，不該忘記的是;也宋代關始，

中爾在政治上的中央集權性格亦有法蟲顯著的發展，到了

明清持代可謂是中國控史上中央集權主義的高宰。在經濟

8益發展下而逐漸成長茁壯的中廠工置專業者 ， 他們面對的

政治勢力不僅龐大(雖然並不一定很精密) • jffj且更是一

種幾近妨範他們的政治勢力。所以對於中闊的工商業者來

說. r H量管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物質生活都遠比一般農民為

優越，但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卻一葭是很低的，

他們不僅在道德上遭受輕蔑，而且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遭

受歧視(註 51 ) J 0 H盡管在朱元以至明稽的接史發溪

中，工商業者的社會地位已有相當程度的改善，但是所誨

的「離巧之指工業人口)與「心計之民 J (指灣業

人民)的封號卻依然是有一定影響力的社會輿論模式。所

以儘管經濟持續發展、工商業人口不斷增加，他們的經濟

52 )。

除了具有相當資本額的飯還請人，可以發給他們紹當

於通行證件的「路哥 I J之外，一般民眾都得待在閱泛的居

住範蠻以肉，沒有 f路哥 I J的放行者被瓷裁到的話，不是

神還原居住地，便是「還發化外 J 0 為了維持已有鈞社會

經濟分工的基本生活要求，他將全圓民眾分為民、主事、

匠、 H凹「籍 J的i'.9種三主要敬業。一旦被編λ某籍，子孫

當中便至少要有一名成年男子世代做此職業。洪武十的年

( 1381 年 ) 下令推行 「 里甲制度 J 朱元璋欲將全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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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盜逃、賭博、行奸、門毆、

花鼓、科眾不法 j的危險人物(註 62 )

布坊嘻~t&防止損失的臣的是較特別的之外，

「安定社會 J的目的。

明清時代蘇州城近辣的會館、公所這類新形態工商業

級織的數目有多少 9 根據 1950年代江蘇告博物館人員約

實地調至是，計有 40所會館以及 122哥哥公所 o呂作樂部j繼

續深λ地去做實地調查與比對文獻的工作，經過他調'If雙

邊的結果，明清時代蘇州城至少存在過 50所會館以及

142 所公所 。 而這邊仍是個不完全的數字 ， 迅先生認為實

際的數自恐他還要更多(設 63 )。不過這鞋里面還得蒂拍

掉兩辨不屬工商業組織俊質的會館:自八旗官員所建約

f 八旗舉誼會館 J '以及由湘箏，宮負所建的「湖南會

館 J 。如果以這光年間( 1821-1850 年 ) 為下限 ， 到此

為主，蘇州城的工鼓樂組織的「會館」計有 36阱， I 公

所 J ~IJg十有 紹所 ( 另有2 所會館及的所公所間為年代不

咦，未列入分析分別佑現知蘇州工鴻業組織會館與公

所總數的 72%與 29.5%。從這兩個數字灑來， I 會館 j

的集中分布年代似乎要比「公所」來得平。而也沒令所知

最早的會館建於研代萬草書年閱( 1573一1620 年 ) ，最旱

的公所IllJ建於康熙、十年( 1671 年 ) 文獻實情來看 ， 似乎

也可論皇島:以做為蘇州工商業組織名稱的「會館」與「公

用TJ 二者來說 ， 後者的名稱是較晚出現鈞 。 但是在蘇州城

鄰縣的常熟縣，則有安徽商人在明末建立的「梅閻公所 j

(詮 64 ) ，這似乎是一條反設。

如果一定要從名稱上來分辨「會館 j與「公所 J的差

別的話，除了自興趣年代來看之外，當然也還可以自組織

成員的職業、鄉黨等角度來微分疏，此處暫罷不論。另

外，當時蘇州的這型工商業組織並不是只有「會館 j與

「公所 J這兩個名稱而已，男外還有「公為 J ( I 麗潭公

為 J )、「會( I 性 安 會 J )、 f為 J (I 性 吾吾

馬 J )、「公堂 J ( I 永和公堂 J )、「公里u ( r 圍丘陵

公墅 J )與「繁 J ( I 吞山幫 J ) (註 65 )等等名稱。

但是，當日蘇州工黨業組織刻的嚨大多數舟的是「語言館 j

與「公所 J 這兩假名稱。

事實上，無論是會館還是公所，這兩個名稱在當時都

並非是工萬業報織的專稽。「會館 j基本上是種向鄉會約

組織，是一種身處外地的同鄉之總互相照顧挾持的組織，

抉持照顧的對象不一定只是工商業者。而「公所 j的指涉

對象~IJ可能比會館吏慶，凡是做為辦理「公事 j的場所，

都叮為這個各詞。而所謂的「公事 J '究竟包含哪些範

騁。它可能是指與官府有關的事務，也可能是指攸串串許多

一份戶部官員對於蘇'乾隆三三十六年( 1771

，更或者是學者講學讀蠢的 f議會 J

但是 l j翠漸逐漸地 ， 許多會經終於在工

，成為一種新型的工筒

，絕大多數的會館便是

。此下葭至II清一代前耳目，

f 會館 J 新型工藹業組織又有了新一

，同鄉關係已不再是工商業組織的基礎，在工筒

，同行的「共!司經濟利益促成了越地緣的書是

(主主 58 ) ，這種更新裂的工商業組織，有的時

J '有的仍吽做「會館 J (註 59 )。

「會館 J還是「公所 J '這類工商業組織當然

。然布要特別強

這種新型工商業組織的形成，絕非是一種自彼至II

~n1吏5日Ii育代都期 ， 第一類裂之說業組織型般的

j 仍未完全消除 ， 仍然會有強加在工商業者身

，工商業者「當行 J的

;:r.島主省年額告時解物斜甚賽，內惟禹錫、青青蠟侏委員自

行辯解:紅黃熱飯、銀、味、桐j由、明是主、燈草、翩

府、紅土、白蠟、t，梅等項，畫像各行戶領情承辦，

..，請將禹錫、費蠟二項悉且在前項物料，一種由行

戶領銀辦妥 l ......。但......恐線頭、行總Ji..恃此欺壓

商，事F勒特派;不肖官夫或因此短發價值，品主越干

色 l . · · · · ..則弊端仍忍不能盡絕 ( 社 60 )。

文字裡lfii所稱的「鋪頭 j 、「行總 J '實在與宋代行

役制下的「行頭 j 、 f行老 J無異。這些人物不僅不常照

顧他的工灣同棠，甚至還婆藉本行業替政府「當行 j的持

{蹺，趁機狐假虎威、上下其手地「欺壓散菇、抑勒主H

i1R J 。 再加上不會官吏的通串{乍弊 ， 原先中央政府三令五

鼎的「查對市領 J以及「準時價買進」的命令只有成為公

蹋的謊言。經過「行~J\ J 、 「 行總 」 與地方官吏的險分價

款，承辦「行戶 j只有抱怨自己的不幸被選上，自認倒憶

之外，只好祈禱下次別再輪到自己「當行J了。這就是宋

代以下中國行役制度的笛中黨況。'鼓¥!育代也可能還會

在某時某地為某些宮員所強部編組與利用。

除了行役制度外，有些具有高度「警覺心 j的官員，

有時還會利用「保申制度」來組織某接人數眾多的手工業

者。接關鈞夫的研究'4'閥歷代政撥應用保平制度的主旨

如下: I 或皇室於教 ， 或蔓於刑 ， 或畫畫於兵役 ， 或重重於搶

盜，或重於戶口(之權1!f) ，或111:於畫展賦(之徵J]J() ，或

重於訐奸，或奠於務食，綜其臣的之所歸宿，要皆在於謀

安定社會之一端(設 61 ) J 0 按照年關 ( 1662-1722

年) ，當蘇州城外近郊的棉布業踹布工人聚有一萬人左右

一 9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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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蜀，敦本皇之淳 J (註 68 ) , I 原來這種工為業組

織竟還負有移騁裔人好利習性的功能 J一…地方官員看完

揀誇醬後如果是想的話，則不是更豈有不准他們成立的道

理了嗎?

總之，會館與公所這兩個名稱，在當時都是帶有替社

會服務以及做善事味道的好字眼，工苦苦業者借用這種名稱

來「掩護 JEl己的組織行為，這是一種聰明的「投饑」選

擇。借用此名稱，他們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擁有一個號稱是

般務同鄉、服務問業，甚至£na務當地社會一般住畏的正式

組織，一種代表工商業者力量的新型社區組織於焉誕生。

當然，在做善事之外，偶而也可以「越界式 j地協筒一主主

共同的經營規則，或是團結起來聯名向高級官員投訴，如

果有地方惡霸或是官員勒索他們的話。不過，地方官員仍

然是當地的「法律解釋者與執行者 J '工商業者的越界行

為也是要冒被政府法律制裁的危險，畢竟，工商業者的營

業獨仿樣仍不是法律與社會輿論所能容忍的。例如遲至光

緒 21 年 ( 1895 年 ) ，當 f梳妝公所 j懇要縈1l:其他業者

侵λ此樂時 ， 地方官給他們的答覆是 : I 把持行市 ， 律有

等條(懲處)。若欲張分鑽界，讓農訴法杏，萬難准行 j

(設的) ;而「把持行市，攸千例禁。 J (註 70 )的宣

示，更是E輩出當方之口。當然，法條是死的，詮釋它的仍

是官僚、自軍爺和言書吏，禁1l:壟斷市場的條文不覓得防得住

想穿透禁令的工灣業者。只是該強調是，當時社會的流行

價值和還發法線的精神是密切棺闋的，都是一種反映均平

思想的憲章蓋型態力量，因而此法條便有它發揮禁1l:壟斷的

深厚能量。所以即使工商業者有了「會館」與?公所 J的

正式組織，他們在營業獨佔續上也始終是意盟員強過實紋

的。

如果這樣一種對於「會館 j、「公所 J名稱原義轉化

為工商業組織f昔罵名稱所般的推測是可靠的，則再進一步

去探求二者在本質上的甚至分，這也是一種繼續自「向中

異」的深一層探索，值得去傲。自1乍獎以為「會館」

「公所」是各具特點的二種組織，他認為會館的特點有1

項:地坡的特點、外來的特點以及幫沫的特點;公所的1

點亦有三項:行業的特點、商業的特點以及聯合比較嚴1

的特點(註 71 )。不過這仍只是假大致區分的原則

公所中具有地域特點約鉤子也不少，在會館中不失諾:

質的例于也很多。實際上，二者仍是不容易懿清分際的

如果自工商業者「策略性 j地採ffl會館、公所這兩個去

的觀點來看，對這個總適應更能有釐清的幫助。El為

竟這F語項名稱本來就不是，而且一直也不是工商業組織i

尊稱，它們不過是工喬業者為求成立新組織的順利

有有直喜瓶裝新濟式的一績策略。也許可以替這煎瓶「

找到一項不同的直是真滋味，那便是:不會有純白本地工

業者所經成的f會館 J '這是可以肯定存在於二二者闊的

E最流行的社會倫理競

，他們

，更說希~能藉此會館

自己能夠「說近

，當時工商業者最常用來合理化他們約組織動機

「貧苦孤獨、病殘無依者」辦瓊

，以及共同祭組家鄉紳紙或是該行的

然而，然論是會館還是公餅，在當時鈞蘇州城都得到

了一種特殊傾向、特殊性質的發展，這便是:它們都成為

當地主游業者借以創立新裂組織的一種軀殼。明清時代的

蘇州工商業者，當他們的人數愈聚愈多，許多共同的利益

焦點已經為他們創立共同組織奠立了基礎，此縛，如何突

破社會上對他們的組織行為所做鈞一切有形或無形的控

諧，便成為一鉤新需要與新誤題。對於既有的行役組織當

然是葉之唯恐不快、避之惟恐不急的，於是，當時已有約

那種以「聯鄉話，紋鄉情 j為宗旨，以「迎神昧 J ' I 發

義學」為活動內容的「會館 J '便成為他們首先滲入鈞經

殼。這種新形態I筒組織首先發生在客居蘇州城釣外來商

人與手工業者之中，其後，無論是「客籍 j還是本地蘇州

籍的工諸業者，員I)文在「會館」之外，找到了「公所」逐

項名稱，草書以「合理化」他們的這種組織行為。

f 君子重重浦司主黨 J ({論語)(衛軍公)篇) ，這話的原

意當然趁著重在個人的道德操守上，強調讀書人慮有不

「校這從人 J的j曹操。不過落實主II沒實政治峙不黨 j

便成了帝王在政術尤為來防微杜漸的藉口，而防1l:地方上

不明勢力的結合，也成了地方官責無旁貸的軍車簣，甚至更

或成為他們習慣成自然式的一項本能反應、新型工筒業組

織如何在這張繼網上尋得空隙做穿透，這已經是一項考

驗。同時，新形態工商業組織遂得在政府管制市場價格的

傳統上尋穿透。明j育法律上都有禁1l: 1把持行市 j約條文

(註 67) ，禁i主 f把持 j便是禁1l:鐘斷的意思，還是中

國經濟思想襄「均 j鈞一假強韌傳統的反映。工商業者想

在既有的「行」組織之外另盲目新組織，如果不設法「巧立

，很容易便會給地方官「把持行市」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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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會銘、公所直是織與傳統的行役微有哪些長

E作為第二類裂工商經織特色的基礎何在

過，一開始，會館與公所的創立便完全

申請，要求成立的一種自發投組織，這

締造動線組工商業者的行役織度過不報f章，逐

步成的角度來看二者的直在異， I再時這也是本文所

類型一一綴力發諸業者自身式的明確證據。

與公所的質際功能來看，這書重新型的工頭業組織

頃主要功能: (1)它們幾乎都把辦撞著摯 ， 對何樂

以及妥善安排問業的生養死葬等活動作為頭等大

們成為何樂間共間集議營運貿易事項的場所，運

力量在商場上求取競爭上的勝利。 (3沱們加強了悶

悶行業之闊的區結力E章，可以悶地方上的惡勢力作厲

抗衡。(是)它們提供了一些同鄉或間業住宿誠實于貨的基

施，這對外來客商特別有劫益。(，)在到一市場雪毒品償

使舟共!為標准的度量衡器'"以及市場的公平交易上，

也起了若干程度的作用(註 72 )。這種種功能都不

是宋代以降行役制度下工商組織所能比擬的。為學者學

}卷十八「恤老濟貧」的一條資料，論證明清時代

竟有救濟同鄉功能的工露業經織態平在南宋健已存在(註

說股力似乎略嫌薄弱。總之，這種工商業者以悶

、同業辦理著學來展現他們經濟實力約歷史運動，是十

役紀以後中爾盟軍史上的一項特殊現象。在這個歷史運動

過程中，一種有真於傳統的工務業組織型式防始茁長壯

，還是當臣中爾最主會捏一股新興的社會勢力。當l廣京會

使用過「近役中鑽在制度之的一項重申j新 j一句話，此正也

點出了這種新型工商組織的歷史意義(設 74 )。

何與歐洲器翻特組織的粗略上七較

至於中飽之請業組織與歐洲中世紀 r ~吾爾特 J

( Guild) 的異同問題 ， 還在中國工商業組織的研究史上

是一項延綾了很久的議題。在學者約研究著作中，多半是

以「行會 j這個名稱來指涉中廠歷史上的工商業組織。其

中研究的一女主流，便是籍誓不斷地將中國「行會 j與歐

洲 r ~吾爾特 j做各個層面的類比，由這對比當中，再來彰

顯中竄行會究竟與歇甘H吾吾爾特有何相同點。

韋伯( Max Weber) 給基爾特特下的主主義是 : r 一

種接悶、職業種類而專門化的手工業組織，它的職務有兩方

面，即:對內要求勞動之境劍，對外要求獨佔 J (註

75 )。主張中國的「行會 j與歐洲基爾特完全無異的學者

所持的基本策略，即在於試皇宮證明中盟工商業組織對內部

成員的控制力以及對外排斥新加入業者的館業獨佮世上是

強有力的。

三主張宋代工頭業綴織RP與基酪特無異的論詞，多本只

是一種懇當然耳的推測，由於資料有限，所以其證據非常

的工筒業經織

對的變芳，

許多清代工

且饒的字面內容

上述黨伯約定

作公所j的一

文約工商業者，他

們懇、閩鐘斷告音樂樣:對內限制學徒昇為店吏，豈宜限制店主

招收學徒的人數;對外則限制組織以外的人參加本榮，種

種害她自由競爭，試鸝採lllt聯合把持訝得利權的精神是想

當務顯的。也許可以這E聽說:中關這種會館、公所的新裂

工商業經織內的成員，他們主害怕競爭，擔心競爭會影響自

身基本生計的f鑫爾特心態是與歐洲基爾特成員無有

三致的。澆在，紛題就在於:如果有人硬是不遵守這學行

撓，涂了規文所說的尚有不行規(錢)私館(者

如、規加傍 j這種罰錢的手段外草草組織究竟還能有沒有

什麼有效約殺手聶哥?這是一個疑筒，暫且擱下。同樣的情

況如果發生在歐洲約2吾爾特跨文如何呢 9歇側的基爾特級

織產生在一種特殊約廢史背景下，那便是高k~H'"古時代的

f 基巨富特城市 在這種獲有苦苦 自 治權或是領有特許狀

的城市捏，城市有它自己獨立的法律與法庭，並有某種程

度的自治式的行政組織，而在城市種~IJ有一種可以參與城

市行政官員選舉的特權人物，他們時做 f市民」

( Burger) (設。而華爾特便是這類城市的一僑主

要級成盛蟻，主吾爾特成員基本上便是享有特續約「市民J

鈞一份于。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詩空下，所以，有的歐洲基

爾特工商組織竟然還設霞有「工業警察J (Gewerbepol.

izei)與「工業法庭註78 ) ，專

門負責處理違犯茲爾特行線的案件。明清時代的會館公所

成員們，如果聽到了向是辛辛工商業這一行的歐洲事吾爾特肉

菜竟還有專門維讓自身經濟特權的「工業警察 j或「工業

法庭是、怡會相當相當吃鶯而難以懇、像的。在這!!if懸殊



論詞，實在很難令人信紋。這種中西城市性質的異詞，也

正是磚築夫在研究中國工商業經織約性質與影響時所不斷

強調的，所以他的主張是中溺古代主喬業者的級綴，

其產生根源和童基本性質，都與歇1m中世串己的義爾特不夠，

慰而它在隨民經濟中所起約作用和)ifr~生的影響，亦完全

不同 J (詮 79 ) ，這是很中宵的看法。

然而，是否會館與公所在營業上便是完全無力的呢?

那也不盡然，主婪的癥結還在於地方官員的態度上。這櫻

可學假貨偽來說明，量監然是光緒 24年( 1898 年 ) 的情

況且應該不影響它對此情題的解釋品質:逢一年，蘇卅

域內有一批從事與絲織業相防工業的手工工配到蘇州知府

屋里申告，聲稱有另一幫工IiI:侵犯7他們街買簣，和他們自當

做相肉的生意，他們的是辭狀紙是這里里寫的: r (彼幫)
紊亂成纜，有意侵懇，身等靠!It(業)養家糊口，別無生

計，以己之心，凌人之心，情何以樣?若不璟求7F絮，恐

畫畫起效尤，占無底丘， PJl身等情詞絕命 。 為此情i車 ， 草草求

伏乞電察下槽，俯准..出示識禁，俾得各安生業 J 0 蘇

州知府在批文上， RIJ首先考慮到遣軍 目前自稱郎將 f 情向

總命 j的業者的要求究竟是f果否向葷如是，抑係主意在把

持 J ?考慮的結果，該官員確建T r數十年來，向牽如

此，並無意把持 J '所以便答應7原告的要求，判定被告

確是如何原告所聲稱的?獲有奪業質據 J ' IZSI滴下令 「 自

示之後，務領各章請各業，不得任意擔奪 J '否則使依法懲

處(註 80 )。因為從有穹的慣例如此，所以便不算是把持

行沛，這當然只是這位官員自由心證下的法理根據沛已。

這樣的法理，相信不會是當時所有鈞官員能一致無疑的。

無論如何，在這個案件禮，業者的營業獨的權是被當持政

府默許的。只是，哥哥注意的楚，工商業者告音樂獨的權的保

障，其根本約力量產並不是來自工商業組織的行規，而是官

員在做下裁量究竟是「把持 J 還是被「奪業 j一一的

自出心設之後而~生的。更要注意的是，在這件案171J捏，

原告狀辭中所主要訴求的是: r 身等情問絕命 j 、 「 身等

靠此養家糊口，耳目無生計，以己之心接人之心，情何以

堪工商業組織的行繞蚯非是支婪的訴求對象。這大

概就是中屬工請業組織在加倍罰銳的口頭警告之外，所能

擁有的維持營業獨佔權的殺手聶哥吧。

四、結語

綜合以上的討論，否?以在此傳單地說明本文立論的:t

旨﹒研i實符代，特別是自十六世紀以後，蘇州城的傳統工

商業組織，已由宋代以下的「行役剝 J為主鍾的類型轉到

現清時代以「會館、公所剩 j為主體的類型。如果用組織

耳盡力的性質來作分嶺，可以說:蘇州工商業組織己也以

「綴力來自政模式 j組織為主鍾的類型，過渡到以 f驅力

發諸業老皂身式 J組織為主鍾的類型。這種過渡與聽化，

可以稱之為?工商業組織的變革 j 。

這種變革不JJ:發生在蘇卅城，在明清時代其它市場經

濟較發達的城鎮襄也都有類似的發展。而這種變革的具體

表現，和蘇州城一樣，便是城綴中「會每公所制」工商業

組織的興起與增妥。

在傳統社會結構的故成勢力下，這類新型工商業組織

踩取了策略的突破手法，借用當時琨成的 f會館 J與「公

所」這類為鄉親謀福利以及為公眾事項諜服務的組織名

稱，獲得7宮府與社會輿論的認苟，順利地與1ft有的

是在近

屬於中

J r 公

樣新型

，它們

的營業畫畫斷續色彩便不顯著。更加上傳統「均平」的經濟

「意理 J (ideology) 以及其衍生的一套禁丘 「 把持 」 的

法律系統，新型工商業組織在營業獨佔權上， j便始終很難

有合法化的有效發瘓。然沛，明清時代蘇州城會館、公所

組織的新發展情勢，郤強烈表現在辦理工商業者同業鉤的

種種生養死莽的梅和性事務上，這己走過異於宋代以降傳

統「行役制」下工商業組織性格的新興歷史現象，傳統行

役傲的殘餘色彩幾乎很難再在新的工商業會館公所綴繳上

看到。這一方iii反殃7中國自十六世紀以來商品經濟發達

與工商業人口增多的長期趨勢，更具鰻說弱了傳統工苦苦業

組織形態的變革，以及中間社會結構內新生力章的誕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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